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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
这一种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
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
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
，颓唐得很了。
民族主义的文学家在今年的一种小报上说，“鲁迅多疑”，是不错的，我正在疑心这批人们也并非真
的民族主义文学者，变化正未可限量呢。
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
的力量。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既不是直接对于“文学革命”的热情，又为什么提笔的呢？
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
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
首先，就是为此。
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
但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
的显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后来结集起来的《呐喊》，一共有十四篇。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
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
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
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
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
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
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
，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
新的战友在那里呢？
我想，这是很不好的。
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不料这大口竟夸得无影无踪。
逃出北京，躲进厦门，只在大楼上写了几则《故事新编》和十篇《朝花夕拾》。
前者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后者则只是回忆的记事罢了。
此后就一无所作，“空空如也”。
可以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只有这五种，本可以顷刻读了的，但出版者要我自选一本集。
推测起来，恐怕因为这么一办，一者能够节省读者的费用，二则，以为由作者自选，该能比别人格外
明白罢。
对于第一层，我没有异议；至第二层，我却觉得也很难。
因为我向来就没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懒的作品，所以也没有自以为特别高妙，配得上提拔出来的作品
。
没有法，就将材料，写法，都有些不同，可供读者参考的东西，取出二十二篇来，凑成了一本，但将
给读者一种“重压之感”的作品，却特地竭力抽掉了。
这是我现在自有我的想头的：“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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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梦的青年。
”然而这又不似做那《呐喊》时候的故意的隐瞒，因为现在我相信，现在和将来的青年是不会有这样
的心境的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鲁迅于上海寓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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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彷徨(插图珍藏本)》是鲁迅写于五四运动后的短篇小说集，深刻剖析国民性，表现在革命征途上探
索的心情，是为“彷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充分展现了智慧的痛苦。
文笔深沉悲壮，忧愤深广地表达出对自由的探讨、对人性的扫描、对弱者的关注、对时俗的思考，从
精神上启迪着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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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鲁迅（1881—1936），文学家、思想家，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
原名周樟寿，字豫才，后改名树人，笔名鲁迅等，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朝花夕拾》、《
华盖集》《南腔北调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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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孤独者一我和魏连殳相识一场，回想起来倒也别致，竟是以送殓始，以送殓终。
那时我在S城，就时时听到人们提起他的名字，都说他很有些古怪：所学的是动物学，却到中学堂去
做历史教员；对人总是爱理不理的，却常喜欢管别人的闲事；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一领薪水却一定立
即寄给他的祖母，一日也不拖延。
此外还有许多零碎的话柄；总之，在S城里也算是一个给人当作谈助的人。
有一年的秋天，我在寒石山的一个亲戚家里闲住；他们就姓魏，是连殳的本家。
但他们却更不明白他，仿佛将他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说是“同我们都异样的”。
这也不足为奇，中国的兴学虽说已经二十年了，寒石山却连小学也没有。
全山村中，只有连殳是出外游学的学生，所以从村人看来，他确是一个异类；但也很妒羡，说他挣得
许多钱。
到秋末，山村中痢疾流行了；我也自危，就想回到城中去。
那时听说连殳的祖母就染了病，因为是老年，所以很沉重；山中又没有一个医生。
所谓他的家属者，其实就只有一个这祖母，雇一名女工简单地过活；他幼小失了父母，就由这祖母抚
养成人的。
听说她先前也曾经吃过许多苦，现在可是安乐了。
但因为他没有家小，家中究竟非常寂寞，这大概也就是大家所谓异样之一端罢。
寒石山离城是旱道一百里，水道七十里，专使人叫连殳去，往返至少就得四天。
山村僻陋，这些事便算大家都要打听的大新闻，第二天便轰传她病势已经极重，专差也出发了；可是
到四更天竟咽了气，最后的话，是：“为什么不肯给我会一会连殳的呢？
⋯⋯”族长，近房，他的祖母的母家的亲丁，闲人，聚集了一屋子，豫计连殳的到来，应该已是入殓
的时候了。
寿材寿衣早已做成，都无须筹画；他们的第一大问题是在怎样对付这“承重孙”（2），因为逆料他
关于一切丧葬仪式，是一定要改变新花样的。
聚议之后，大概商定了三大条件，要他必行。
一是穿白，二是跪拜，三是请和尚道士做法事。
总而言之：是全都照旧。
他们既经议妥，便约定在连殳到家的那一天，一同聚在厅前，排成阵势，互相策应，并力作一回极严
厉的谈判。
村人们都咽着唾沫，新奇地听候消息；他们知道连殳是“吃洋教”的“新党”，向来就不讲什么道理
，两面的争斗，大约总要开始的，或者还会酿成一种出人意外的奇观。
传说连殳的到家是下午，一进门，向他祖母的灵前只是弯了一弯腰。
族长们便立刻照豫定计画进行，将他叫到大厅上，先说过一大篇冒头，然后引入本题，而且大家此唱
彼和，七嘴八舌，使他得不到辩驳的机会。
但终于话都说完了，沉默充满了全厅，人们全数悚然地紧看着他的嘴。
只见连殳神色也不动，简单地回答道：“都可以的。
”这又很出于他们的意外，大家的心的重担都放下了，但又似乎反加重，觉得太“异样”，倒很有些
可虑似的。
打听新闻的村人们也很失望，口口相传道，“奇怪！
他说‘都可以’哩！
我们看去罢！
”都可以就是照旧，本来是无足观了，但他们也还要看，黄昏之后，便欣欣然聚满了一堂前。
我也是去看的一个，先送了一份香烛；待到走到他家，已见连殳在给死者穿衣服了。
原来他是一个短小瘦削的人，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
发光。
那穿衣也穿得真好，井井有条，仿佛是一个大殓的专家，使旁观者不觉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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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石山老例，当这些时候，无论如何，母家的亲丁是总要挑剔的；他却只是默默地，遇见怎么挑剔便
怎么改，神色也不动。
站在我前面的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太太，便发出羡慕感叹的声音。
其次是拜；其次是哭，凡女人们都念念有词。
其次入棺；其次又是拜；又是哭，直到钉好了棺盖。
沉静了一瞬间，大家忽而扰动了，很有惊异和不满的形势。
我也不由的突然觉到：连殳就始终没有落过一滴泪，只坐在草荐上，两眼在黑气里闪闪地发光。
大殓便在这惊异和不满的空气里面完毕。
大家都怏怏地，似乎想走散，但连殳却还坐在草荐上沉思。
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
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这模样，是老例上所没有的，先前也未曾豫防到，大家都手足无措了，迟疑了一会，就有几个人上前
去劝止他，愈去愈多，终于挤成一大堆。
但他却只是兀坐着号咷，铁塔似的动也不动。
大家又只得无趣地散开；他哭着，哭着，约有半点钟，这才突然停了下来，也不向吊客招呼，径自往
家里走。
接着就有前去窥探的人来报告：他走进他祖母的房里，躺在床上，而且，似乎就睡熟了。
隔了两日，是我要动身回城的前一天，便听到村人都遭了魔似的发议论，说连殳要将所有的器具大半
烧给他祖母，余下的便分赠生时侍奉，死时送终的女工，并且连房屋也要无期地借给她居住了。
亲戚本家都说到舌敝唇焦，也终于阻当不住。
恐怕大半也还是因为好奇心，我归途中经过他家的门口，便又顺便去吊慰。
他穿了毛边的白衣出见，神色也还是那样，冷冷的。
我很劝慰了一番；他却除了唯唯诺诺之外，只回答了一句话，是：“多谢你的好意。
”二我们第三次相见就在这年的冬初，S城的一个书铺子里，大家同时点了一点头，总算是认识了。
但使我们接近起来的，是在这年底我失了职业之后。
从此，我便常常访问连殳去。
一则，自然是因为无聊赖；二则，因为听人说，他倒很亲近失意的人的，虽然素性这么冷。
但是世事升沉无定，失意人也不会长是失意人，所以他也就很少长久的朋友。
这传说果然不虚，我一投名片，他便接见了。
两间连通的客厅，并无什么陈设，不过是桌椅之外，排列些书架，大家虽说他是一个可怕的“新党”
，架上却不很有新书。
他已经知道我失了职业；但套话一说就完，主客便只好默默地相对，逐渐沉闷起来。
我只见他很快地吸完一枝烟，烟蒂要烧着手指了，才抛在地面上。
“吸烟罢。
”他伸手取第二枝烟时，忽然说。
我便也取了一枝，吸着，讲些关于教书和书籍的，但也还觉得沉闷。
我正想走时，门外一阵喧嚷和脚步声，四个男女孩子闯进来了。
大的八九岁，小的四五岁，手脸和衣服都很脏，而且丑得可以。
但是连殳的眼里却即刻发出欢喜的光来了，连忙站起，向客厅间壁的房里走，一面说道：“大良，二
良，都来！
你们昨天要的口琴，我已经买来了。
”孩子们便跟着一齐拥进去，立刻又各人吹着一个口琴一拥而出，一出客厅门，不知怎的便打将起来
。
有一个哭了。
“一人一个，都一样的。
不要争呵！
”他还跟在后面嘱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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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的一群孩子都是谁呢？
”我问。
“是房主人的。
他们都没有母亲，只有一个祖母。
”“房东只一个人么？
”“是的。
他的妻子大概死了三四年了罢，没有续娶。
——否则，便要不肯将余屋租给我似的单身人。
”他说着，冷冷地微笑了。
我很想问他何以至今还是单身，但因为不很熟，终于不好开口。
只要和连殳一熟识，是很可以谈谈的。
他议论非常多，而且往往颇奇警。
使人不耐的倒是他的有些来客，大抵是读过《沉沦》（3）的罢，时常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是“
零余者”，螃蟹一般懒散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一面唉声叹气，一面皱着眉头吸烟。
还有那房主的孩子们，总是互相争吵，打翻碗碟，硬讨点心，乱得人头昏。
但连殳一见他们，却再不像平时那样的冷冷的了，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宝贵。
听说有一回，三良发了红斑痧，竟急得他脸上的黑气愈见其黑了；不料那病是轻的，于是后来便被孩
子们的祖母传作笑柄。
“孩子总是好的。
他们全是天真⋯⋯。
”他似乎也觉得我有些不耐烦了，有一天特地乘机对我说。
“那也不尽然。
”我只是随便回答他。
“不。
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们是没有的。
后来的坏，如你平日所攻击的坏，那是环境教坏的。
原来却并不坏，天真⋯⋯。
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
”“不。
如果孩子中没有坏根苗，大起来怎么会有坏花果？
譬如一粒种子，正因为内中本含有枝叶花果的胚，长大时才能够发出这些东西来。
何尝是无端⋯⋯。
”我因为闲着无事，便也如大人先生们一下野，就要吃素谈禅（4）一样，正在看佛经。
佛理自然是并不懂得的，但竟也不自检点，一味任意地说。
然而连殳气忿了，只看了我一眼，不再开口。
我也猜不出他是无话可说呢，还是不屑辩。
但见他又显出许久不见的冷冷的态度来，默默地连吸了两枝烟；待到他再取第三枝时，我便只好逃走
了。
这仇恨是历了三月之久才消释的。
原因大概是一半因为忘却，一半则他自己竟也被“天真”的孩子所仇视了，于是觉得我对于孩子的冒
渎的话倒也情有可原。
但这不过是我的推测。
其时是在我的寓里的酒后，他似乎微露悲哀模样，半仰着头道：“想起来真觉得有些奇怪。
我到你这里来时，街上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拿了一片芦叶指着我道：杀！
他还不很能走路⋯⋯。
”“这是环境教坏的。
”我即刻很后悔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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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却似乎并不介意，只竭力地喝酒，其间又竭力地吸烟。
“我倒忘了，还没有问你，”我便用别的话来支梧，“你是不大访问人的，怎么今天有这兴致来走走
呢？
我们相识有一年多了，你到我这里来却还是第一回。
”“我正要告诉你呢：你这几天切莫到我寓里来看我了。
我的寓里正有很讨厌的一大一小在那里，都不像人！
”“一大一小？
这是谁呢？
”我有些诧异。
“是我的堂兄和他的小儿子。
哈哈，儿子正如老子一般。
”“是上城来看你，带便玩玩的罢？
”“不。
说是来和我商量，就要将这孩子过继给我的。
”“呵！
过继给你？
”我不禁惊叫了，“你不是还没有娶亲么？
”“他们知道我不娶的了。
但这都没有什么关系。
他们其实是要过继给我那一间寒石山的破屋子。
我此外一无所有，你是知道的；钱一到手就化完。
只有这一间破屋子。
他们父子的一生的事业是在逐出那一个借住着的老女工。
”他那词气的冷峭，实在又使我悚然。
但我还慰解他说：“我看你的本家也还不至于此。
他们不过思想略旧一点罢了。
譬如，你那年大哭的时候，他们就都热心地围着使劲来劝你⋯⋯。
”“我父亲死去之后，因为夺我屋子，要我在笔据上画花押，我大哭着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热心地
围着使劲来劝我⋯⋯。
”他两眼向上凝视，仿佛要在空中寻出那时的情景来。
“总而言之：关键就全在你没有孩子。
你究竟为什么老不结婚的呢？
”我忽而寻到了转舵的话，也是久已想问的话，觉得这时是最好的机会了。
他诧异地看着我，过了一会，眼光便移到他自己的膝髁上去了，于是就吸烟，没有回答。
三但是，虽在这一种百无聊赖的境地中，也还不给连殳安住。
渐渐地，小报上有匿名人来攻击他，学界上也常有关于他的流言，可是这已经并非先前似的单是话柄
，大概是于他有损的了。
我知道这是他近来喜欢发表文章的结果，倒也并不介意。
S城人最不愿意有人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一有，一定要暗暗地来叮他，这是向来如此的，连殳自己
也知道。
但到春天，忽然听说他已被校长辞退了。
这却使我觉得有些兀突；其实，这也是向来如此的，不过因为我希望着自己认识的人能够幸免，所以
就以为兀突罢了，S城人倒并非这一回特别恶。
其时我正忙着自己的生计，一面又在接洽本年秋天到山阳去当教员的事，竟没有工夫去访问他。
待到有些余暇的时候，离他被辞退那时大约快有三个月了，可是还没有发生访问连殳的意思。
有一天，我路过大街，偶然在旧书摊前停留，却不禁使我觉到震悚，因为在那里陈列着的一部汲古阁
初印本《史记索隐》，正是连殳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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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喜欢书，但不是藏书家，这种本子，在他是算作贵重的善本，非万不得已，不肯轻易变卖的。
难道他失业刚才两三月，就一贫至此么？
虽然他向来一有钱即随手散去，没有什么贮蓄。
于是我便决意访问连殳去，顺便在街上买了一瓶烧酒，两包花生米，两个熏鱼头。
他的房门关闭着，叫了两声，不见答应。
我疑心他睡着了，更加大声地叫，并且伸手拍着房门。
“出去了罢！
”大良们的祖母，那三角眼的胖女人，从对面的窗口探出她花白的头来了，也大声说，不耐烦似的。
“那里去了呢？
”我问。
“那里去了？
谁知道呢？
——他能到那里去呢，你等着就是，一会儿总会回来的。
”我便推开门走进他的客厅去。
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满眼是凄凉和空空洞洞，不但器具所余无几了，连书籍也只剩了在S
城决没有人会要的几本洋装书。
屋中间的圆桌还在，先前曾经常常围绕着忧郁慷慨的青年，怀才不遇的奇士和腌臜吵闹的孩子们的，
现在却见得很闲静，只在面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
我就在桌上放了酒瓶和纸包，拖过一把椅子来，靠桌旁对着房门坐下。
的确不过是“一会儿”，房门一开，一个人悄悄地阴影似的进来了，正是连殳。
也许是傍晚之故罢，看去仿佛比先前黑，但神情却还是那样。
“阿！
你在这里？
来得多久了？
”他似乎有些喜欢。
“并没有多久。
”我说，“你到那里去了？
”“并没有到那里去，不过随便走走。
”他也拖过椅子来，在桌旁坐下；我们便开始喝烧酒，一面谈些关于他的失业的事。
但他却不愿意多谈这些；他以为这是意料中的事，也是自己时常遇到的事，无足怪，而且无可谈的。
他照例只是一意喝烧酒，并且依然发些关于社会和历史的议论。
不知怎地我此时看见空空的书架，也记起汲古阁初印本的《史记索隐》，忽而感到一种淡漠的孤寂和
悲哀。
“你的客厅这么荒凉⋯⋯。
近来客人不多了么？
”“没有了。
他们以为我心境不佳，来也无意味。
心境不佳，实在是可以给人们不舒服的。
冬天的公园，就没有人去⋯⋯。
”他连喝两口酒，默默地想着，突然，仰起脸来看着我问道，“你在图谋的职业也还是毫无把握罢？
⋯⋯”我虽然明知他已经有些酒意，但也不禁愤然，正想发话，只见他侧耳一听，便抓起一把花生米
，出去了。
门外是大良们笑嚷的声音。
但他一出去，孩子们的声音便寂然，而且似乎都走了。
他还追上去，说些话，却不听得有回答。
他也就阴影似的悄悄地回来，仍将一把花生米放在纸包里。
“连我的东西也不要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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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低声，嘲笑似的说。
“连殳，”我很觉得悲凉，却强装着微笑，说，“我以为你太自寻苦恼了。
你看得人间太坏⋯⋯。
”他冷冷的笑了一笑。
“我的话还没有完哩。
你对于我们，偶而来访问你的我们，也以为因为闲着无事，所以来你这里，将你当作消遣的资料的罢
？
”“并不。
但有时也这样想。
或者寻些谈资。
”“那你可错误了。
人们其实并不这样。
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5），将自己裹在里面了。
你应该将世间看得光明些。
”我叹惜着说。
“也许如此罢。
但是，你说：那丝是怎么来的？
——自然，世上也尽有这样的人，譬如，我的祖母就是。
我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也许会继承她的运命。
然而这也没有什么要紧，我早已豫先一起哭过了⋯⋯。
”我即刻记起他祖母大殓时候的情景来，如在眼前一样。
“我总不解你那时的大哭⋯⋯。
”于是鹘突地问了。
“我的祖母入殓的时候罢？
是的，你不解的。
”他一面点灯，一面冷静地说，“你的和我交往，我想，还正因为那时的哭哩。
你不知道，这祖母，是我父亲的继母；他的生母，他三岁时候就死去了。
”他想着，默默地喝酒，吃完了一个熏鱼头。
“那些往事，我原是不知道的。
只是我从小时候就觉得不可解。
那时我的父亲还在，家景也还好，正月间一定要悬挂祖像，盛大地供养起来。
看着这许多盛装的画像，在我那时似乎是不可多得的眼福。
但那时，抱着我的一个女工总指了一幅像说：‘这是你自己的祖母。
拜拜罢，保佑你生龙活虎似的大得快。
’我真不懂得我明明有着一个祖母，怎么又会有什么‘自己的祖母’来。
可是我爱这‘自己的祖母’，她不比家里的祖母一般老；她年青，好看，穿着描金的红衣服，戴着珠
冠，和我母亲的像差不多。
我看她时，她的眼睛也注视我，而且口角上渐渐增多了笑影：我知道她一定也是极其爱我的。
“然而我也爱那家里的，终日坐在窗下慢慢地做针线的祖母。
虽然无论我怎样高兴地在她面前玩笑，叫她，也不能引她欢笑，常使我觉得冷冷地，和别人的祖母们
有些不同。
但我还爱她。
可是到后来，我逐渐疏远她了；这也并非因为年纪大了，已经知道她不是我父亲的生母的缘故，倒是
看久了终日终年的做针线，机器似的，自然免不了要发烦。
但她却还是先前一样，做针线；管理我，也爱护我，虽然少见笑容，却也不加呵斥。
直到我父亲去世，还是这样；后来呢，我们几乎全靠她做针线过活了，自然更这样，直到我进学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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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火销沉下去了，煤油已经将涸，他便站起，从书架下摸出一个小小的洋铁壶来添煤油。
“只这一月里，煤油已经涨价两次了⋯⋯。
”他旋好了灯头，慢慢地说。
“生活要日见其困难起来。
——她后来还是这样，直到我毕业，有了事做，生活比先前安定些；恐怕还直到她生病，实在打熬不
住了，只得躺下的时候罢⋯⋯。
“她的晚年，据我想，是总算不很辛苦的，享寿也不小了，正无须我来下泪。
况且哭的人不是多着么？
连先前竭力欺凌她的人们也哭，至少是脸上很惨然。
哈哈！
⋯⋯可是我那时不知怎地，将她的一生缩在眼前了，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去咀嚼的人的一生。
而且觉得这样的人还很多哩。
这些人们，就使我要痛哭，但大半也还是因为我那时太过于感情用事⋯⋯。
“你现在对于我的意见，就是我先前对于她的意见。
然而我的那时的意见，其实也不对的。
便是我自己，从略知世事起，就的确逐渐和她疏远起来了⋯⋯。
”他沉默了，指间夹着烟卷，低了头，想着。
灯火在微微地发抖。
“呵，人要使死后没有一个人为他哭，是不容易的事呵。
”他自言自语似的说；略略一停，便仰起脸来向我道，“想来你也无法可想。
我也还得赶紧寻点事情做⋯⋯。
”“你再没有可托的朋友了么？
”我这时正是无法可想，连自己。
“那倒大概还有几个的，可是他们的境遇都和我差不多⋯⋯。
”我辞别连殳出门的时候，圆月已经升在中天了，是极静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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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我看来，鲁迅不是一般的作家，他属于为数不多的具有原创性的、民族精神源泉性的文学家和思想
家。
    ——钱理群    色貌如冰，肝肠似火⋯⋯所属望者殷，所挟持者远，这是鲁迅的深刻。
    ——张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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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彷徨(插图珍藏本)》编辑推荐：百部最伟大文学作品，青少年成长必读丛书，鲁迅先生深刻剖析和
批判国民性作品，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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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在我看来，鲁迅不是一般的作家，他属于为数不多的具有原创性的、民族精神源泉性的文学家和思想
家。
——钱理群色貌如冰，肝肠似火⋯⋯所属望者殷，所挟持者远，这是鲁迅的深刻。
——张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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